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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是产业数字化变革的一次积极探索,但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的形成机理尚未厘清。通过选取织里童装产业为对象开展纵向单案例研究,采用扎根理论

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

济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可依次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单元集聚期、界面构建期、网络发展

期、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期。核心物种、关键物种、支持物种、寄生物种、共生环境等主体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构成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模型。(2)政府的作用从环境上的支持转变成政企

协同数据共享的要素支撑,这种转变是四个阶段动态演进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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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复杂、国内产业存在

转型困难的背景下,我国的数字经济仍然保持

良好增长势头,2023年数字经济的规模突破

55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超过41.5%,不
断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但是我国数字经济大而

不强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数字经济对产业的支

撑能力不强,赋能产业链动能不足,不利于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复

杂的系统,涵盖了企业运营、数据利用、要素配

置、产业发展及环境建设等多个层面,构成数字

经济的不同环节是有机结合的复杂共同体,因
此,需要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对数字经济的

发展进行深入分析。
虽然有不少文献已经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进行了研究,也有不少企业开展了建立数字经

济生态系统的实践。但是这样的生态系统基本

都是基于一个核心企业的数字经济系统范式,
仅以企业数据端为基础形成的价值链难以适应

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2021年,浙江省创新性

地提出建设产业大脑,并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实

践探索,产业大脑以工业互联网为支撑,以数据

资源为核心,通过产业链综合集成,推动政企数

据资源协调共享,开始探索企业、政府双主体相

互促进的数字经济系统新范式。尽管浙江省在

产业大脑建设的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
且也在很多地方进行推广,但理论研究却未能

与之同步。因此,针对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和

理论缺口,本文通过案例研究,聚焦数字经济生

态系统的形成过程,探究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

自身特性及形成路径,这对产业大脑的理论分

析及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

意义。



1 文献回顾

1.1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内涵

生态系统的概念源于生物学中的生态位理

论,生态位理论是生物在群落中所处的位置和

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后来生态系统理念被引入

企业[1-4]、商业[5-7]、产业[8-10]、电子商务[11]、跨境

电商[12]等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

和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生态系统的概念

逐渐渗透到数字经济中,有关数字经济生态系

统的研究逐渐增多。一方面是从整体视角对数

字经济生态系统进行研究,韩亚品[13]强调数据

资源是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基础,并从微观和

宏观层面深入剖析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组成部

分之间的紧密合作与互动关系。《浙江省数字

化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数字经济系统是

以产业大脑为支撑,以数据供应链为纽带,以未

来工厂、数字贸易中心等项目建设为引领,实现

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而形成的数字经济生态系

统。另一方面,从某个具体视角对数字经济生

态系统展开研究,主要针对数字经济产业创新

生态系统[14-15]、数字创业生态系统[16-18]、数字经

济平台生态系统[19-20]等方面的内涵进行分析。

1.2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形成路径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文

献开始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形成路径进行探

究和剖析。孟方琳等[21]认为在数字经济生态

系统中,中枢企业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而数字

种群和价值群落分别扮演着消费者和分解者的

角色,这三者之间存在有机配合和协同作用,推
动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这种协同

机制的形成,是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得以稳定发

展和持续创新的关键。徐强[22]则针对浙江省

的产业大脑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是经济生

态系统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新”主要体现在它

颠覆了传统以企业为主体的模式,实现了企业

与政府双主体的互促互通。戈兴成和季璐[23]

认为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依

次分为数字经济产业聚集、数字经济产业群落、
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和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生态系

统等阶段。陈稼瑜等[24]则重点对数字创业生

态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由行为主体、行为

要素、行为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焦豪等[25]认为主导企业可通过调整现有产品

业务来构建基于互补创新市场的数字平台生态

系统。
从上面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前期主要从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内涵、构成及形成路径等

方面进行研究,但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入探

究的问题:第一,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虽

然浙江省首推的产业大脑构建了一种数字经济

生态系统的模式,目前也仅限于对其内涵、存在

的问题、优化措施等的研究,还缺少对数字经济

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及形成机理的研究。对于

驱动演化阶段之间跃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仍
有问题值得深入探究。第二,研究方法有待优

化。目前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是从逻

辑上进行定性的分析,有待选取合适的案例,采
用质性分析方法来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演化

过程和形成机理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中的“黑
箱”,提高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认识。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研究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的演化过程和形成机理。考虑到数字经济生态

系统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而且数字经济生态系

统的动态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不同阶

段的划分、不同演化路径的机理探究。在研究

新领域的问题和原因时,单案例研究方法能够

全面、细致地揭示案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能够

深入地跟踪某一现象或实体在一段时间内的发

展变化,更加适合提炼与归纳某一特定现象的

演化规律[26-27]
 

。因此,本文选用单案例纵向研

究方法进行研究。

2.2 案例选择
 

根据案例研究抽样原则,本文选择浙江省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的童装产业(简称织里童

装产业)为纵向案例研究对象。选择该案例主

要是基于3个方面考虑。
(1)案例的代表性

第一,从时间脉络来看,该案例发展具有稳

定性和发展线索的完整性,织里童装产业的历

史沿革如图1所示。明清时期,湖州吴兴织里

的织造业就非常兴盛。1983年至1989年,织
里童装分别经历了织里老街集市、织里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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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织里绣制品市场、织里轻纺绣品市场等

阶段,然后从轻纺绣品市场逐渐分离出专业的

童装有形市场,可以说是第一次飞跃。经历了

沿街设摊绣制品集市→36个简易棚→织里小

商品市场→织里绣制品市场→织里轻纺绣品市

场,展现了微观单元在地理上出现的扎堆现象,
但是,这时微观单元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关

系的稳定程度较低,这种合作往往更多地表现

为地理上的扎堆,而非深度的合作。进入20世

纪90年代,织里童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分别

经历了中国织里商城、中国织里童装市场、织里

中国童装城阶段。从绣制品市场到童装市场再

发展到中国童装城,童装企业在地理上集聚,吸
引了本地及外地童装企业在此聚集,生产规模

和数量迅速上升。不仅如此,童装企业之间的

合作关系日益增强,同时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

蓬勃发展。这种合作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童

装产业链,并进一步向纵深延伸。21世纪以

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织里镇在平台搭

建、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建设、渠道开通等方面

发力,进一步加大电商建设投资力度,集聚的形

式也朝着多样化的方式发展,除此之外,越来越

多的上下游企业也纷纷进入童装市场,为织里

童装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思维,推动了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方

式也可以在更广泛、更丰富的空间进行,这个空

间不仅包括线下的空间,还延伸到线上的空间,
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了线上

集聚,并逐步发展壮大。例如,通过打造阿里巴

巴织里产业带,诞生了一批电子商务示范村、淘
宝村;通过启动建设中国服装协会织里童装产

业示范园区等,逐步形成了线上和线下集聚相

结合的网络体系。2021年7月,吴兴区正式上

线的童装产业大脑是童装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童装产业大脑可以打通产

业链不同环节的数据,通过数字技术和信息系

统的应用,形成一个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销售和品牌运营等方面的产业生态系统。这种

数字化的生态系统推动不同环节之间的信息交

流更加高效和便捷,可以提高产业的协同效率

和创新能力。
第二,从区域选择上,织里位于浙江湖州,

图1 织里童装产业的历史沿革

Fig.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Zhili
 

children’s
 

wear
 

industry

被称为“中国童装之都”,童装产业大脑以数据

为核心驱动,实现“四链协同”,目前已经上线开

通19个核心应用场景,开发完成“协同智造”等

6个跨应用场景,成功为近4
 

000家企业提供服

务,涵盖了产业链上下游。作为浙江省数字经

济系统第一批优秀重大应用之一的童装产业大

脑,成为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典型

案例,而浙江又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区,
因此,织里童装产业可以作为全国的典型案例。

第三,从构成要素上看,在织里童装产业的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童装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

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企业、政府、行业协会、高

校等行动者广泛参与,经济社会环境为其发展

提供有效保障,通过集聚效应和合作机制,童装

产业链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共同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可见,织里童装产业具有数

字经济生态系统不同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现实

基础。
(2)案例的适配性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如何发展是理论和实践

研究的前沿问题,浙江先行先试通过产业大脑

进行了构建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新尝试,目前

已经有不少针对产业大脑的现状及问题的描述

性分析,但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本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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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里童装产业作为案例样本,揭示数字经济生

态系统的形成过程及动力来源,有助于丰富数

字经济的相关理论,阐明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为

企业、整个产业乃至社会发展带来的益处,兼顾

了理论目标与实践目标的统一。
 

(3)案例的可行性

研究团队所在高校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研
究团队长期参与织里童装产业产学研合作,对
童装产业的发展进行了长期研究,对童装产业

数字化转型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与关键

事件有详细了解。研究团队多次深入织里童装

企业进行深入调研访谈,向童装企业中高层管

理人员详细了解产业运营情况,掌握了较多数

据,有助于案例分析。

2.3 数据收集
 

本研究综合运用实地调查研究和大数据爬

虫技术方法等来进行数据收集工作,数据来源

见表1。研究中涉及的数据主要有3个来源。

①半结构化访谈。调研访谈对象主要包括:织
里童装城的童装企业高层管理者、相关部门负

责人,目的是了解童装产业集聚的发展历程、发
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织里童装产业大脑的

运营公司———浙江智兴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

高层管理者、部门负责人,调研主要内容是童装

产业大脑形成及运营过程。在调研之前团队进

行认真讨论,精细地设计问题;在调研过程中,
为避免调研内容脱离实际,团队在研究过程中

特别重视将理论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同
时将访谈不同受访者提供的材料进行相互印证

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②现场观察。
通过现场调研还获得了照片、视频等内部资料。

③辅助资料。主要包括学术文献、媒体报道、公
司内部报告等,主要以“织里童装”“织里童装产

业大脑”等词汇为关键词,使用“八爪鱼”爬虫软

件抓取数据,进行学术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表1 数据来源

Tab.1 Data
 

sources

主要来源 数据主题 数据数量

半结

构化

访谈

第一轮访谈

2022年10月

对象为湖州织里宝妮曼依服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湖州优淘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织里童装产业发展现状;童装产业

集聚情况;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时长2小时

第二轮访谈

2023年6月

对象为接入产业大脑的部分童装企业的

总经理

接入产业大脑带来的收益以及存在

的不足

时长2小时

20分钟

第三轮访谈

2023年7月

对象为浙江智兴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童装产业的建设运营情况及运行效

果;童装产业运营过程中存在的主

要困难及解决办法;产业大脑如何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时长3小时

现场

观察

织里童装城参观
织里童装城现场参观 5次

获取照片、视频等资料 113份

到童装产业大脑

运营企业参观

赴浙江智兴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参观 2次

现场拍摄照片、视频等资料 56份

辅助

资料

学术文献集合1 中国知网以“织里童装产业大脑”为主题的学术期刊论文 2篇

学术文献集合2 中国知网以“织里童装”为主题的学术论文 14篇

媒体报道 以“织里童装产业大脑”为主题,在网站上获取的新闻、资讯报道 370份

公司内部报告 管理人员提供的公司内部报告资料 193页

2.4 数据编码

第一,数据的梳理。首先,对比访谈数据和

二手资料收集的数据,发现有不一致的数据资

料,就进一步向童装产业大脑的运营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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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删除不一致的数据,从而形成原始的数据

文本资料。然后,按照织里童装产业的发展历

程和关键事件整合数据文本资料。
第二,数据编码。本研究采用三阶段编码

进行质性研究,通过三阶段编码,可以更加精确

地识别、分类和解释数据中的关键信息和主题。
首先,为了确保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在开放式编

码过程中先由团队中每个成员分别对原始资料

进行梳理和凝练,根据理论依据和典型语句,提
取其中的关键信息和概念。其次,由研究团队

负责人对所有成员的编码结果进行总结和分

析,一旦发现有意见不一致或者较大分歧的情

况,再把不同数据源进行交叉比对,最终达成一

致意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删除出现频次少

于5次的概念,并将其另存文档进行保留。如

果发现明显差异或者逻辑相悖的数据,就反思

以前的编码工作,并返回到初始的数据进行仔

细核对或对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二次回访,通
过与他们的沟通和交流,更深入地了解数据的

背景和实际情况,以便对编码结果进行确认和

及时修正,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编码的准确

性,还能确保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最后,在开放

式编码后,团队再将范畴归纳为主范畴,进一步

提炼和概括数据中的关键信息和主题。
第三,理论饱和度检验。团队在对剩余的

75份文件进行编码后,发现没有新的范畴出

现,说明所收集到的数据已经比较全面,涵盖了

案例的主要方面。由此,认为编码已经达到理

论饱和,停止编码。为了进一步确认编码是否

真的已经达到理论饱和状态,接下来继续对剩

余的文本进行三级编码,结果发现编码的结果

仍可以归结为已有的范畴之内,这表明之前的

编码工作是准确和有效的,已经充分捕捉到了

案例的核心要素和特征,进一步说明编码已经

达到理论饱和状态。
第四,理论框架构建。在以上的分析基础

上,本文建立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整体理论

框架,数据分析结构如图2所示。

3 案例分析

从织里童装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织
里童装产业实质上在数字化背景下产业集聚发

展进入了新阶段,因此,遵循“点—线—面—

网络—系统”的产业集聚轨迹,收集了织里童装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件(表2),通过对典

型事件的分析,挖掘出标志性事件,并将标志性

事件 作 为 划 分 相 邻 两 个 阶 段 的 重 要 节 点。
据此,可以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划

分为4个阶段:1983—1989年为单元集聚期、

1990—2010年为界面构建期、2011—2020年为

网络发展期、2021—2023年为数字经济生态系

统期。

3.1 单元集聚期(1983—1989年)
织里童装产业的单元集聚其实也是产业集

聚的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织里童装产业

经历了第一代织里老街集市、第二代织里小商

品市场和织里绣制品市场、第三代织里轻纺绣

品市场。可见,专业的童装有形市场逐渐分离

出来,童装企业出现了地理上的明显集聚,之所

以会在织里形成童装产业单元集聚,主要是因

为这里有吸引企业的集聚因子。集聚因子可以

分为经济因子和身份因子。其一,经济因子,包
括内部经济因子和外部经济因子。内部经济因

子主要指的是织里童装产业的低成本,具体包

括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织里长期以来形成了

特有的纺织业文化,传统产业优势对外界企业

有较强的吸附力。另外,织里镇交通发达,区位

优势较好,交易成本较低。正是由于低成本的

吸引,不仅本地众多的丝织企业逐渐集聚,而且

外地企业也来这里聚集。外部经济因子主要包

括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的改善及政府政策支持

等软环境的优化,例如,织里镇政府不断加强投

资力度,在场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随
着童装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外部经济的作用

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经济因素逐渐

成为推动市场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其二,身
份因子。身份因子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微观单元

和社会对织里童装产业的逐步认同,这个认同

感代表一种身份的象征和个人价值的体现,促
使更多的微观单元来这里集聚。总体说来,在
这个阶段,单元之间的合作程度并不高,信息的

传播受到限制,经济因子和身份因子在市场中

的作用一方面具有了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了

凝聚力。在这种复杂而多元的市场机制作用

下,单元间的交流逐渐变多,单元集聚规模越来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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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分阶段标志性事件

Tab.2 Phased
 

landmark
 

events
 

发展历程 重要事件

单元集聚期

(1983—1989年)

1983年,织里老街形成了绣制品集市

1984年,建立织里小商品市场

1985年,建立织里绣制品市场

1989年,建成织里轻纺绣品市场,而织里绣制品市场则专注于童装交易

界面构建期

(1990—2010年)

1992年,成立湖州织里经济开发区

1993年,建立中国织里商城(第一交易区)

1994年,扩展第二交易区,1995年又建成了第五交易区和第六交易区

1997年,建立中国织里童装市场

2010年,织里中国童装城正式开业

网络发展期

(2011—2020年)

2011年,电商兴起,织里镇童装电商年销售额更是呈几何式增长,已经从过去海外买版回国制造逐渐发

展成买海外商家争相淘爆款的买版市场

2012年,打造阿里巴巴织里产业带

2016年,童装产业示范园正式开园,诞生了大河村、河西村、大港村、秦家港村、轧村村、凌家汇村等浙江

省“电子商务专业村”

2018年,织里镇着手重点实施童装产业五大工程

2019年,首届织里童装时尚周开幕,吴兴童装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被列入省级创建名单

2020年,织里镇入围“淘宝镇”,另外,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继获批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期

(2021—2023年)

2021年,吴兴区的服装(童装)产业大脑正式上线

2021年,象屿跨境电商产业服务平台的成功打造为童装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年上线

的“吴兴织里港”海关监管场所也为童装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便捷通道。织里童装网络销售额在该

年达到了200亿元,这一成绩不仅反映了童装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也体现了织里镇在童装产业领域

的市场优势地位

2022年,织里童装线上交易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突破了250亿元,占全国市场童装销售额的近36%

表3 单元集聚期的开放式编码结果

Tab.3 Open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unit
 

agglomeration

范畴 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产业优势

织造业历史久

早在明清时期,种桑养蚕、缫丝织布就成为织里农民的主要产业。产品湖丝、棉
兜、绵绸、棉纱带皆上市交易,“户户皆绣机,遍闻机杼声”是当时织里乡村的真实

写照

产业链完整

织里童装产业的优势在于其产业链完善,吸引了大量采购商常驻

吴兴区织里镇的童装产业是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产业链,涵盖了童装产业链的不

同环节,有超过1.4万家企业从事童装及相关行业

区位优势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在清代以后,手工业繁荣、商业发展及水上交通便利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织里

成为一个繁荣的集镇

织里位于湖州市东部,地理位置优越,距离湖州市政府18公里,紧靠上海、杭州、
苏州、无锡,拥有高速通达的交通网络,配套成熟

政府支持
政府搭台

1983年,织里工商所排除万难,在沿河老街上兴建了36个简易棚,为商贩们提

供了一个相对宽敞、整洁、安全的经营空间,有效地改善了他们的经营环境

政府投资 1983年至1989年,织里工商所共投资数百万元支持织里童装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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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范畴 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单元认同 做童装就来织里
织里几乎没有不做童装的,90%的人是做童装的,剩下的10%是为这90%的人

服务的。在织里,人们似乎只做一件事:童装

社会认同 织里做童装获认可 不仅本地众多的童装企业逐渐集聚,也吸引外地企业在这里聚集

表4 单元集聚期的主轴式编码结果

Tab.4 Axis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unit
 

agglomeration

主范畴 范畴 关系内涵
 

内部低成本
产业优势

织里镇的织造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丰富的产业基础和独特的文化氛围。这里的生产成本

和人力成本相对较低,为织造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区位优势 织里交通比较发达,区位优势比较好,交易成本较低

外部环境 政府支持
政府加强了对织里童装产业的投资,并在多方面给予支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规模不断

扩张,同时也促进了外部经济的增长

身份认同
单元认同 微观单元对织里童装的认同形成了身份因子,这降低了织里童装产业从业者的心理成本

社会认同 身份因子还来自社会对织里童装产业集聚地的逐步认同,提高了进入者的效用水平

表5 单元集聚期的选择式编码结果

Tab.5 Selective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unit
 

agglomeration

核心范畴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主要语句援引

单元集聚

内部低成本—外部环境 童装产业的低成本优势促使政府加大投资力度,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内部低成本—身份认同
特有的纺织业文化对外界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由于低成本的吸引,不仅本

地众多的丝织企业逐渐集聚,而且外地企业也来这里聚集

外部环境—身份认同
随着政府支持的力度加大,外部经济环境优越,童装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

间身份相互认同,互动变得更加活跃

3.2 界面构建期(1990—2010年)
这个时期属于童装产业集聚的爆发期。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童装上下游企业的

增多,微观单元间的身份逐步清晰化,产业链上

的主体开始建立协作的界面。这里的界面主要

由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构成。正式机制主要

是合约机制,如童装企业进入童装集聚区就是

通过合约机制实现的。童装市场为童装企业提

供场地、基础设施等,童装企业如果要入驻的话

需要签订合约,缴纳租金等相关费用。进入童

装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童装企业的合规

性,体现了它的身份和价值。界面构建的非正

式机制主要表现为服务机构的增多。织里镇下

设了童装发展管理办公室,不仅管理日常事务,

还不定期组织企业沙龙、会谈等多样化的活动,
增强了企业间交流合作,也帮助企业解决纠纷

和矛盾,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此外,童装市场外

的咖啡厅和餐吧成为微观单元间进行身份互动

的重要场所,极大地促进了微观单元之间的交

流和合作。通过非正式的沟通交流会产生技

术、信息外溢,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促进了界面

的构建和市场的发展。

3.3 网络发展期(2011—2020年)
童装产业链的网络发展主要发生在产业集

聚的多元化发展期。在这个阶段,微观单元的

相互关系从简单的线性关系扩展为复杂的网络

关系。网络形成初期,童装产业集聚区内的企

业开始聚集,形成激烈的商业竞争,构建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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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界面构建期的开放式编码结果

Tab.6 Open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interface
 

construction
 

范畴 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企业间签订合约 企业之间用契约联结 童装企业将以签订合约的方式进入童装城

企业间沟通交流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

企业间交流

通过定期开展企业沙龙增强了企业间交流合作

织里镇下设童装发展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的成立加强了企业之间的流通

和联系

表7 界面构建期的主轴式编码结果

Tab.7 Axis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interface
 

construction

主范畴 范畴 关系内涵
 

正式机制 企业间签订合约

正式机制指通过正式协议或契约,童装企业能够与其他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身份关

系,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和产业链的稳健发展。这种机制可以在童装产业链中的各

个环节中存在,通过建立正式机制,童装企业可以确保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获得一定

的资源保障和市场优势

非正式机制 企业间沟通交流

非正式机制是指童装企业建立在信任、合作和互利的基础上,不依赖于正式的合同或

协议的一种认同关系。在童装产业中,非正式机制在企业之间的合作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表8 界面构建期的选择式编码结果

Tab.8 Selective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interface
 

construction

核心范畴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典型语句援引

界面构建 正式机制—非正式机制
企业与商城签订的合约的正式机制规范了行为,显示了童装企业的正式身份。
非正式的沟通交流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单元间的身份互动

型网络(图3)。随着单元之间交易频率的增

加,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丰富,上下游企业的加

入形成了供需型网络(图4)。随着更多的企业

相互交易,辅助性企业的入驻完善了互补型网

络(图5)。然而,这个网络形式仍处于初级的

低层次状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织里童装

从产业集聚到产业集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转型

机遇,尤其是2012年阿里巴巴织里产业带的建

立,有效推动了“网络童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促使织里童装产业从线下集聚转变成线上集聚

(表9)。2016年,织里镇有6个村获评浙江省

“电子商务专业村”,2020年织里镇入围“淘宝

图3 竞争型网络

Fig.3 Competitiv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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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供需型网络

Fig.4 Supply-demand
 

network

图5 互补性网络

Fig.5 Complementary
 

network

表9 网络发展期的开放式编码结果

Tab.9 Open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network
 

development
 

范畴 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企业之间的竞争 同类童装企业互相竞争 童装市场内部的企业竞争比较激烈

上下游企业

之间行为

童装上下游企业

紧密联系

不同地区的面料商、样衣商、设计师、布行老板及送货师傅都涌入童装市场

这里服装零配件也齐全,整体力量较强,做起生意来比较方便

参与主体增加
更多的单元

加入了交易

织里中国童装城一企业主从建设银行织里支行申请到一笔20万元低息信

用贷款

为了更好地连接政府与企业,织里还成立了织里童装商会,调解矛盾和纠纷

织里布料一条街后面还有一个影楼集合地。织里童模拍摄带动化妆、小模

特培训、摄影等一系列衍生业务

织里镇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童装产业发展办公室,旨在为织里的童装企业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织里成立了全国首家童装学院,为本地童装产业发展培养人才

镇”,这是数字经济对地理集聚的促进。许多小

型童装企业通过数字经济实现线上集聚,通过

集聚效应不断壮大发展。可以看出,数字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童装产业在地理集聚和线

上集聚的相互促进,市场主体获得集聚的双重

外部 性 (表 10、表 11),有 助 于 形 成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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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 网络发展期的主轴式编码结果

Tab.10 Axis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network
 

development

主范畴 范畴 关系内涵

主体互联 企业之间的竞争 对于童装产业集聚区而言,在早期阶段形成竞争型网络是不可避免的

上下游协同
上下游企业

之间行为

上下游单元的加入,包括消费者逐步加入与合作创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联系日

益紧密,逐步显现出供需型网络形态

多方共赢 参与主体增加
一些辅助性企业的入驻和相关机构的参与,通过多方互通信息和交流资源,完善了互

补型网络

表11 网络发展期的选择式编码结果

Tab.11 Selective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network
 

development

核心范畴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主要语句援引

网络发展

主体互联—上下游协同
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吸引了更多的上下游企业集聚于此,推动上下游

企业协同发展

上下游协同—多方共赢
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数字经济网络,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共同推动童装全产

业链协同创新

完整的混合型社会网络。尽管产业集聚的网络

发展逐渐成熟,但这个时期微观单元之间的身

份仍然表现为不同的主体,还没有融合在一个

稳定的、高度协调的数字系统。

3.4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期(2021—2023年)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就是童装产

业大脑,它同时也是数字经济的平台,通过童装

产业大脑充分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性

的品牌商、设计公司、原材料供应商及产业链不

同环节,整合了政府、产业等多方面的资源,汇
集了超过3亿条的行业数据信息,实现了多个

部门业务系统的连接。童装产业大脑平台在降

低经济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便利化以

及推动产业规模化等方面具有优势,进一步促

进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买

卖双方交易顺利实现。此外,金融、物流、营销、
技术服务等系统内的支持物种和辅助机构也在

童装产业集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

了数字经济行为的有效运行(表12、表13、
表14)。随着参与数字经济相关物种的增多,
逐渐形成了以数字经济平台为核心,由企业、政
府、高校等多元主体组成,同时外部环境对主体

产生影响和推动作用,构建出全产业链的生态

系统(图6)。不同组织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寄生

物种中的金融机构为例来说明,童装产业大脑

通过“一键金融”方便金融交易,可以评估企业

的偿贷能力,为那些缺乏抵押物或担保资源的

小微企业提供了近3
 

000万元的贷款。另外,
大量的支持物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湖
州跨境电商学院与织里童装企业合作,共同探

表12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期的开放式编码结果

Tab.12 Open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范畴 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以平台为核心
建立数字经济平台

(童装产业大脑)
童装产业通过全链条的改造,加速产业升级,近7

 

000台智能机接入童装产业大

脑,这标志着童装行业在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上出现重大创新

买卖双方是关键 买方和卖方
童装产业自从“装”上了行业级产业大脑,3

 

600多家童装企业享受到数字化赋能服

务,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
 

200多家加工型童装企业实现产能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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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范畴 概念 相关引文与证据

相关企业及部门

的支持

上下游企业、金融、
物流、营销、技术服

务、政府监管等部

门的支持

服装(童装)产业大脑已上线应用场景19个,集成各类工业App
 

30个,服务童装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3
 

674家,成功获评浙江省7个“优秀”产业大脑之一

浙商银行积极参与童装产业大脑建设,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

吴兴区政府健全服装(童装)产业大脑督查工作机制,通过常态化督查,推进责任落

实,强化工作合力,确保童装产业大脑建设取得实效,走在前列,实现目标

专业化服务机构

及行业协会、高校

间接推动

翻译机构、认证机

构、咨 询 机 构、高
校、行业协会等参

与

本地高校与织里童装企业一起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组建新智造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方服务机构,形成核心的技术保障集群,为相关

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及菜单式技术服务

充分发挥湖州市服装协会、织里童装商会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促进行业自律的功

能,为企业提供经济信息、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咨询服务

外部环境影响

营商环境、自然环

境、地理环境、社会

文化环境

出台《打造数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升级版,实施万物智联强市2.0行动方案》《关
于培育织里头部童装企业做强做大的政策意见》等系列文件

实行企业诊断、解决方案、人才培训“三免费”扶持;实行专业人才免费住、免费行、
免费游、免费注册企业等新政策

组织召开童装行业产业大脑建设推进培训会,进一步渲染产业大脑建设氛围

湖州市公安局为了解决企业的困扰,推出了多项务实举措,以更好地服务企业和外

籍人员

企业和政府数据

协同共享
整合政企数据资源

依托原童装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多个部门业务系统的连接,整合了政府、产业

等多方面的资源,汇集了服装行业、银行信用等超过3亿条的数据信息,构建更具

活力的经营环境

表13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期的主轴式编码结果

Tab.13 Axis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主范畴 范畴 关系内涵
 

核心物种 以平台为核心 童装产业大脑以数据为核心驱动,是汇聚各方数据的一个平台

关键物种 买卖双方是关键
以企业或者个人形式在数字经济服务平台进行传统实体货物、数字产品服务和数字化

知识与信息交易的买卖双方是接受服务的关键物种

支持物种
相关企业及部门的

支持

金融、物流、营销、技术、政府等主体在经济过程中为核心物种和关键物种提供直接服

务,这些群体是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支持物种

寄生物种

专业化服务机构及

行业协会、高校间接

推动

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及行业协会、培养专业人才的高校,他们并不是促成数字经济订

单实现的必需种群,但是能够在依赖于其他物种存在的基础上,促进数字经济交易效率

提升,推动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更好发展,被称为“寄生物种”

共生环境 外部环境影响

数字营商环境是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稳定运转的基础,拥有滋养各种物种成长的土壤,可
以为生态系统的延伸拓展铺路;自然地理环境是实现数字经济交易正常稳定进行的基

础环境,是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硬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着数字经济消费群体的消

费偏好、消费理念和消费能力,进而影响数字经济教育氛围,是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软
环境”

政企数据

共享

企业和政府数据协

同共享

政府端数据涵盖公共资源交易、科技信息、金融服务、企业信用等,企业数据和政府数据

互联互通,协同共享,对企业生产、行业运行及政府有效决策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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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期的选择式编码结果

Tab.14 Selective
 

coding
 

results
 

for
 

the
 

perio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核心范畴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主要语句援引

数
字
经
济
生
态
系
统

核心物种———关键物种
产业大脑是童装数字经济的中枢,该平台为买卖双方交易提供渠道,对交易的顺

利达成有影响

核心物种———支持物种、寄生

物种、共生环境
童装产业大脑为其他物种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引领其他物种的成长

支持物种———关键物种、核心

物种

支持物种帮助关键物种克服各种壁垒,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服务,推进数字经济顺

利进行

寄生物种———关键物种、核心

物种、支持物种
寄生物种为其他物种提供专业化服务,助力数字经济交易顺利进行

共生环境———关键物种、核心

物种、支持物种、寄生物种

共生环境为其他物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存和成长的土壤,促使数字经济生态

系统保持稳定发展

政企数据共享———共生环境
政府和企业数据协同共享,一方面有助于企业优化战略,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政

府实时了解企业发展动向,形成了政企数据协同共享的价值链大闭环

图6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模型

Fig.6 An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mod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索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为童装产业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还有,织里童装商会广泛团

结会员,在推动织里童装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促进了童装

行业不同行为主体的互动融合,为童装数字经

济生态系统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为数字经济全

产业链集聚提供了“助力”,具体表现在吴兴区

积极推进的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

程”,区政府牵头成立童装产业大脑工作专班,
对童装产业大脑的运营实行项目化管理和监

督,政府先后出台支持政策,为童装产业大脑发

展提供政策支持。

4 动力机制讨论:政府作用从环境

支持到要素支撑?

织里童装产业经历了单元集聚期、界面构

建期、网络发展期,最后发展到数字经济生态系

统期,但演化过程中的推动因素和动力来源需

要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织里童装产业发展

形成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逐渐从资金支持、服务

优化向政企信息互通、数据共享发展,从发展环

境上的支持到政企协同数据共享的要素支撑,
形成推动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实现的动力机制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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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织里童装产业的演化过程及驱动力

Fig.7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rivers
 

of
 

Zhili
 

children’s
 

wear
 

industry

4.1 政府资金支持

在单元集聚期,一方面是政府对基础设施

的支持,1983年,织里工商所以实际行动支持

老百姓的自发经营行为,采用玻璃钢瓦在沿河

老街上兴建了36个简易棚。另一方面是政府

在投资上的支持,1983—1989年,政府加强对

织里童装产业的投资,织里工商所共投资数百

万元支持织里童装市场建设,有效改善了经营

环境,促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童装企业数量不

断增加,企业间的身份互动变得更加活跃。

4.2 政府服务优化

在界面构建期,政府在以往硬件和资金支

持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服务的优化,为童装产业

发展提供软实力。织里镇下设了童装发展管理

办公室,其不仅管理日常事务,还不定期组织企

业沙龙、会谈等多样化的活动,增强了企业间的

交流合作,也帮助企业解决纠纷和矛盾,维护了

企业合法权益。

4.3 政企信息互通

在网络发展期,政府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入,为童装企业线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网络环境。政府也参与搭建童装电商平台,为
童装企业提供线上销售渠道,扩大其市场份额。
政府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出台针对童装电商

企业的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了市

场竞争力。政府组织针对童装电商企业的培训

和教育活动,提高童装企业线上运营的能力和

水平。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也提供贷款担

保等金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线上发展过程中

的资金问题。政府通过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强
化电商平台责任、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和加强

跨部门合作等措施,加强对线上市场的监管。

4.4 政企数据共享

在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期,依托织里童装产

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多个部门业务系统的连

接,整合了政府、产业等多方面的资源,汇集了

产业链不同组织的数据信息。政府和企业之间

通过数据共享,资源和信息互通,由以企业数据

端为基础的价值链转向以企业和政务数据协同

共享的价值链,政府的作用真正从环境支持和

改善,转变为发展的要素支撑,从而构建起更具

活力的新生态系统。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织里童装产业为案例,探究数字

经济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提炼出数字经济生

态系统的演化过程模型并揭示了演进的动力

机制。
第一,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依次

经历了单元集聚期、界面构建期、网络发展期、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期四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形

成的原因和路径又有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
经济因素和身份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单元集

聚;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促成了界面的构建。
童装产业的地理集聚效应和线上集聚效应相互

影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网络系统。核心

物种、关键物种、寄生物种和支持物种等组成多

元主体,外部环境对不同主体产生影响,最后构

建出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与以往侧重于对数字

经济生态系统进行静态研究相比,这一研究发

现更好地揭示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演进过

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动

态演变模型,弥补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相关研

究的不足。
第二,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形成的重要动力

是政府作用的变化。政府从开始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和资金支持转变为优化服务方式,又进行

信息网络方面的建设,最后到政企数据进行协

同共享,这一动力机制表现为政府从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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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转变为政企协同数据共享的要素支撑。这

一研究发现不仅识别出政府在数字经济生态系

统中扮演的角色,而且从政企协同这一视角揭

示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动力来源,本文结果

不仅可为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数字

经济生态系统的发展建设及“有为政府”的政策

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

5.2 实践启示

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务之急,数
字经济是拉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以

专业批发市场、产业园为代表的线下集聚逐渐

转向线上线下双重集聚,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现

实问题。由于童装行业上下游环节中要素和主

体较多,需要形成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因此,企
业管理者应该精准对标企业自身的现状,找准

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定位:如果是龙头企业,可
以考虑成为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建设者和引领

者;如果自身实力有限,可以考虑成为数字经济

生态系统中的寄生物种。
在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数字经

济平台的建设和运营非常重要,但平台由谁来

打造是一个关键问题。可以借鉴本文案例中的

童装产业大脑平台建设的经验,采取政府支持、
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建设和运营平台,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模

式,但是政府要负责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支持

和推动平台的可持续运营。政府和企业的数据

共享是产业平台顺利运行的关键,首先要从顶

层设计上打破旧制度的约束,实现政企互通,用
政府的数据为平台赋能,用平台数据为政府决

策提供支持。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由于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

念,本研究还只是一项探索性研究,未来可以探

讨的问题较多。第一,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

实证研究有待突破。本文为单案例纵向研究,
虽然所选案例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但由于数

字经济生态系统涉及的主体众多,后续可以在

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发展程度进行科学评价的

基础上,探索影响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更多因

素并进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生

态系统的影响机制。第二,目前还有很多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还未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有

一个正确的认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发展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数字技术发展

日新月异,更新速度非常快,也可能进化出新的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运作模式。因此,未来研究

可结合时代背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数字经济

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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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nstruct
 

a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represents
 

an
 

active
 

exploration
 

of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at
 

the
 

micro
 

level
 

remains
 

unclear.
 

This
 

paper
 

conducts
 

a
 

longitudinal
 

single-case
 

study
 

of
 

Zhili
 

children’s
 

wear
 

industry,
 

employ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can
 

be
 

sequential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at
 

is,
 

the
 

unit
 

aggregation
 

stage,
 

the
 

interface
 

construction
 

stage,
 

the
 

network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stage.
 

The
 

core
 

species,
 

key
 

species,
 

supporting
 

species,
 

parasitic
 

species
 

and
 

symbiotic
 

environmen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a
 

mod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Secondl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shifts
 

from
 

providing
 

environmental
 

support
 

to
 

becoming
 

an
 

element
 

supporting
 

collaborative
 

government-enterprise
 

data
 

sharing.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across
 

the
 

four
 

stage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children’s
 

wear
 

industrial;
 

government-enterprise
 

data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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